我們的服務到底是為了誰？

這是侯文詠的文章，請大家先看看。

後面再說說我的想法……..

好久沒在社版PO文章了

希望不要被淹沒在水文中………………

、、、、、、（前略）

    後來我升任了主治醫師。當我第一次穿上嶄新的白色長袍，感到非常得意。在

我們的領域裡，白色長袍是知識與權威的象徵，對一個醫師意義非凡。

    我有一個黑板，寫著不同病人的名字。護理站的黑板如果病人的名字被擦掉了，通常表示這個病人康復出院了。可是，我的黑板全是需要長期使用止痛藥的末期癌症病人名字。因此，我的黑板上如果有人的名字被擦掉，多半表示這個病人已經過世了。

    那時候我剛升上主治醫師不久，急於建立自己在這個領域的權威。我總是糾集許多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穿著白色長袍，帶著他們到病房去迴診。那個孩子是我當時的病人，同時也是我的讀者。

    我記得第一次見面，他就問我：「你在短篇小說集裡面，那篇〈孩子，我的夢……〉，為什麼時間是倒著寫的？」

    「因為那個孩子是血癌的病人，時間往前走，病情惡化，愈寫愈不忍心，」我告訴他，「有一次我突發奇想，我可以把時間倒著寫，這樣小孩就可以康復了……」

   「我想的果然沒錯。」他露出了微笑，伸出他的手，「很高興看到你。」

    「怎麼了？」我握著他的手，好奇地問。

    「沒什麼，」他喜孜孜地說，「我很喜歡你寫的作品，你證實了我的想法，最好的東西其實是在文字之外的。」

    我們聊得很好，也聊得很多。我必須承認，我有點偏心，喜歡到這個小孩的病房去查房。當然，除了作品被理解的喜悅外，我開的止痛藥物每次都在這個孩子身上得到最好的反應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個孩子總是很神奇地印證我的治療理論與止痛的策略。

    孩子的家屬歡喜地對我說：「他看到你來特別高興。同樣的藥明明別的醫師開過了，可是只要是你開的，對他就特別有效。」

    他的病情改善使我很容易在大家面前建立專業的權威感。每次我帶著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迴診，總是會特意繞到他的病房去，意氣風發地進行著我的臨床教學。雖然我注意到他愈來愈衰弱，可是他在疼痛控制上的表現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

    我有各式各樣的病人，當我們變成好朋友時，病人總是跟我談他們的人生經歷以及生病之後對生命看法的改變。我和這個年輕的病人共度了一些美好的時光。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情況愈來愈衰弱，可是我總是帶著大小醫師們去迴診，開立止痛藥方給他。不管他的情況再差，他從不吝於稱讚我的處方對他病情的改善。

    那個孩子臨終前想見到我。我已經忘記那時候在忙著什麼更重要的事情（我甚至不記得那是什麼事情了），我接到病房的傳呼時，以為只是普通的問題，我可以忙完後再過去處理，沒想到竟然錯過了他的臨終。後來我知道他已經過世時，有種愴然的心情。

    後來我見到孩子的父母親時，他們並沒有說什麼。可是他們有種失望的眼神，

好像對我說著：「我們曾那麼相信你的……」

    那樣的眼神對我來講很沉重。我知道在我們之間，有些什麼也跟著死了。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之後，決定要離開了。那時候，孩子的父母親叫住我，拿出一大包東西來。

    「這是我們在他臨終之前答應他，要親手交給你的東西，」孩子的母親把東西交給我，「他不准我們拆，也不准別人看，要我們直接交給你本人，我們不曉得那是什麼，不過他臨終前還一直在提，我們猜想那應該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接過那一大包東西拿在手上，輕飄飄的，一點都猜不出可能是什麼東西。等我回到辦公室，好奇地拆開包裝，最先從包裝裡掉出了幾顆止痛藥丸，等我把整個包裝拆開，立刻發現是一整大包小孩留給我的東西，全部都是止痛藥丸。

    我很快明白，為什麼這個孩子急於在臨終前見到我了。原來這個孩子一顆止痛藥都沒有吃。為了替我維護尊嚴，他想在死前偷偷地把止痛藥還給我。這個孩子因為喜歡我，希望我一次一次地去看他，因此才有這些迴診。既然他忍痛不曾吃藥，我也就從來不曾在醫學上真正地幫助過他。原來那些讓我得意洋洋所謂成功的治療策略、藥物處方以及疼痛的改善不過是那個孩子對我的鼓勵。從頭到尾，我竟然利用我的醫學權威，不斷地從這個孩子有限的生命需索更多的信心與成就感。我恍然大悟，是這個孩子用他僅有的生命力，支持著一個年輕主治醫師貪婪的不成熟與驕傲。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衝擊。我發現，當我還是年輕醫師時，我曾經覺得不舒服或者試圖抗議過什麼，可是不知不覺，我自己已經變成這個理性的專業體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不知道為什麼，病理學教授吞雲吐霧的模樣和他的笑容又開始浮現在我腦海裡。或許那樣的笑容曾經許應過我們某種可以睥睨一切，可以戰勝死亡與苦痛的知識與權威吧。我曾用著多麼仰慕的神情看著老教授，渴望擁有知識與專業，並把一切的苦難都踩在腳下。可是隨著歲月流逝，我理解到那只是某種一廂情願的假設罷了。知識與專業往往不是疾病與死亡的好對手。

    說來有點荒謬。日復一日，我努力地學習著那些優雅的姿勢與風範，竭盡所能地治療著我能夠治好的疾病。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最後，我發現自己竟只變成了一個無情自私，只看到自己，卻看不到別人的醫療從業人員。

--

當我們在帶課程  帶小隊時很容易落入一種情況:

因為之前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心力去準備

所以出隊的時候當然希望

小朋友可以乖乖的坐在台下  好好的配合我們上課的方式

一旦小朋友跑來跑去不聽指揮

我們的心裡常常會非常生氣   然後就怒了

覺得：我都已經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和力氣在準備了

你竟然不領情................................

於是就會給他冠上一個名詞－－「砲手」

這其實和故事中的醫生的心態是類似的

他期待從病人開朗的表情中獲得信心和成就感

一如我們希望用小朋友喜歡課程而乖乖配合來滿足我們的成就感

有這樣的感覺不是大家的錯

每個人都會期待能獲得別人的肯定

但是身為一個自許為服務性社團的人

大家要開始反省和深思

我們是不是企圖在 "馴服" 小朋友?

把他們當作馬戲團裡的動物一樣?

叫他們來就乖乖的來?

不哭不鬧不吵不叫

每個動作都符合我們的口令?

台下坐的個個都要是天使

還是我們該想想~~

小朋友也是人

他們也有他們的情緒和好惡

當他們對某個課程的反應不如預期時

大家是不是可以多一份關懷與包容

也許他今天心情不好?

也許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也許他有其他的煩惱?

................................

然後用同理心設身處地的多關懷他們

也不要因為這樣就否定了企劃書的意義

因為相信大家在設計每個課程或是活動時

都是出於

希望對小朋友有所幫助

希望可以增廣小朋友的知識和見聞

希望可以帶給小朋友正面意義的東西

所以即使小朋友反應不那麼熱烈

也請大家記得

這個課程的目的

然後盡可能地把他完整呈現出來

即使只有某部份小朋友能夠得到我們希望傳達的東西

那還是有它正面的意義的

不是嗎?

其實哥哥姐姐都會有自己的情緒這是人之常情

只是很多人的心態是需要調整的

我不知道每個人對於砲手的定義是什麼

只是當你學到這個名詞之後

是不是迫不及待地對於那些只要稍有不合作的小朋友

便會強要把他們戴進這樣的大帽子裡

很多哥哥姐姐都會有這種毛病

我不會斷然地說這樣子是好或不好

可是請想想

今天我們出一次隊或是一次平服的活動

認識的只是那四天或是那幾個小時的小朋友

他的過去  他的未來

我們可能都無從認識甚至也無法參與

也許我們可以從老師  從同班同學中得到隻字片語

但那就代表這個孩子的全部嗎??

今天我們去從事一次帶小朋友的活動

課程也好  活動也好  大地遊戲也好

帶給他們快樂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除此之外呢  還有什麼??

誠然

我們所做的未必能改變他的一生

但至少如果能夠讓一些

很可能在同儕中  在老師眼裡都已經被放棄的孩子

得到一點點被肯定的感覺

那該會是多麼可貴的發端

如果只是一個輕率地冠上一個大帽子之後什麼也不做的哥哥姐姐

如果只是什麼努力也沒錯就否定掉孩子們所有的好時

那麼實在太對不起自己一開始想「服務」小朋友們的心了

希望大家多想想

不要像文章末段醫生一樣

最後發現自己竟成了一個無情自私

只看到自己

卻看不到別人的服務隊員

那是很悲哀的………

最後  還是送給大家那句老話

「莫忘初衷」

雖然可能是陳腔濫調

但是這四個字不管是在現在玩社團或是在未來所要面對的人生百態

永遠都是最重要的前提

大家加油!!
